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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丫鬟生存状态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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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红楼梦》中的丫鬟群体生活在等级森严的封建大家族的最底层，毫无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封建统

治者在封建宗法制的保护和纵容下，任意践踏她们的身体和灵魂、随意安排她们的婚姻和未来，并利用月钱、

赏钱等经济手段实现掌控其人生的目的。主子间的尔虞我诈、仆妇们的妒忌猜疑，这些复杂的人际关系又随

时威胁着丫鬟们的生存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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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２０世纪四十年代，王昆仑先生就在

《〈红楼梦〉人物论》中指出：“在中国古代没有任

何一部作品能这样大量地描写奴仆们的生

活”［１］。的确，在《红楼梦》之前的作品中，艺术

的舞台是为王侯将相、草莽英雄抑或是才子佳

人搭就的，很少有作者能走进下层人民的生存

空间。而在《红楼梦》中，这个舞台同样是属于

被忽视的奴仆、特别是丫鬟群体的。通过曹雪

芹细致入微的体察和描写，给读者展示了在这

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里，丫鬟们不仅饱受上层主

子的奴役和压迫，还要面对周围仆妇们的妒忌

和诋毁，而封建统治者的经济诱惑又刺激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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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以不同的方式为改变自己的处境而抗争。本

文试图从社会地位、经济待遇、人际关系三个方

面对丫鬟所处的生存状态做一个全面的分析，

以帮助读者了解封建大家族的丫鬟群体真实的

生活状况。

一、低微卑贱的社会地位

清朝的封建宗法体制表现在主奴关系上也

是推崇“上下尊卑”和“伦理纲常”。在封建社

会，主子就是奴婢的“纲”、是奴婢的家长，能主

宰奴婢的一切；奴婢是“卑”，处于服从的地位，

是被支配的对象。贾府这座外表光鲜艳丽的金

字塔，居于塔尖儿的荣宁二府的主子们加起来

不过三十来人，塔基却非常庞大，照顾他们生活

起居、衣食住行的丫鬟们数十倍于这个数字。

据统计宝玉一个人的丫鬟，有名有姓的就有十

七人之多。

丫鬟们日夜的劳作、精心的照顾保证了老

爷少爷们养尊处优、太太小姐们高贵诗意的生

活。而她们的一切付出，从封建伦理纲常和奴

婢制度来说，都是天经地义的。在等级森严的

封建社会，丫鬟处于整个社会的最底层，没有任

何人身自由，更谈不上人格尊严，命运完全掌控

在主子手里。

１．身心随受责罚

《大清律例》明确规定：“凡奴婢骂家长，

绞”［２］、“凡奴婢殴家长者，皆斩。杀者，皆凌迟

处死”［２］，正因为有国家法律的保护和纵容，作

品中贾府的主子们对丫鬟的人身处置，有着极

端的特权，一切需按主子的意愿行事，否则就会

面临或打、或骂、或被撵出去的命运。

号称待下人“宽仁慈厚”的贾府处罚丫鬟的

手段是多样的。那些瞧不顺眼的“只叫他们垫

着磁瓦子跪在太阳底下，茶饭也别给吃。一日

不说跪一日，便是铁打的，一日也管招了”，那些

犯了错的“扬手一巴掌打在脸上。打的那小丫

头子一栽；这边脸上又一下，登时小丫头子两腮

紫胀起来”，接着又威胁要“把嘴撕烂了他的”、

“烧了红烙铁来烙嘴”、“拿刀子来割你的肉”，

最后头上的簪子也自然而然地成为“闺中刑

具”，“回头向头上拔下一根簪子来，向那丫头嘴

上乱戳”，真是触目惊心。

宝玉是全书中最具平等思想的一个人，他

对身边的女孩儿们充满了体贴和关爱。但在文

本中，作者仍然毫不留情地写出了他身上没有

泯灭的贵族公子的习气。他可以为了一杯茶摔

盆子砸碗并撵走了无辜的茜雪、也可以因为偶

尔一次久扣不开的门把袭人踢得半夜吐血……

探春是全书中最有见识的一个女子，她为

这个安富尊荣的大家族运筹谋划，作者对于她

的才志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甚至可以说借她表

达了作者自己“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

消”的悲叹，但对她意识中的主仆观念却也给予

了充分的表现。她瞧不起自己的亲生母亲、称

呼自己的亲生母亲为“姨娘”。赵姨娘由丫头而

成了贾政的妾，并为贾政生了一儿一女，但在封

建家族中还是奴才身份，对这种不公平的待遇，

探春并无异议。而且在她看来，丫鬟也只是些

玩意儿，只是同猫狗一样或可爱或可厌的东西

而已，丫鬟犯了错，做主子的亲自惩罚都是降低

了身份。

宝玉、探春这些曹雪芹所热爱的人物身上

都不可避免地存在深浅不一的主仆观念，深刻

说明了封建等级制度强大的腐蚀力，尊卑有别

的封建思想主宰着上流社会每一个人的灵魂。

在老太太、太太等具有浓厚封建思想的统治者

心中，丫鬟地位更为低贱，她们不过是供人役使

的工具，服侍的好，是应当应分的，服侍的不好、

或主子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可以随意处置她们。

奴仆要绝对服从主人管制，否则，就是犯上作

乱、忤逆家长，而清朝律例对此将严惩不贷。

茜雪因一杯枫露茶被撵，金钏因与宝玉调

笑被撵继而投井自杀，司棋与表兄的私情暴露

随后亦殉情而死，晴雯不见容于王夫人含冤而

逝，鸳鸯不屈于贾赦的淫威最终以死明志……

这些花季少女的尊严乃至生命如草芥一般卑

微，虽抗争却逃脱不了任人蹂躏和践踏的命运。

２．婚配俱由家主

雍正五年（１７２７年）的《大清会典事例》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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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凡汉人家生奴仆，印契所买奴仆，并雍正五

年以前白契所买及投靠养育年久、或婢女招配

生有子息者，俱系家奴，世世子孙，永远服役，婚

配俱由家主，仍造册报官存案”［２］，按清朝的奴

婢制度，奴婢婚配由主人做主，“良贱不能通

婚”、丫鬟只能配小厮、戏子、隶卒等同是从事低

贱行业的人，而且还不能自由结合，还得必须加

上“父母之命”，即主子的意愿，几岁出嫁、嫁给

谁完全由主子决定。无数爱情婚姻悲剧就在这

个制度下上演。

司棋与表兄潘又安同在园中服役，两人青

梅竹马、两情相悦，激情冲动之下把严刑峻法抛

之脑后，海誓山盟、私传表记，想做一对野鸳鸯。

没想到还未成双便被鸳鸯姑娘撞散，魂飞魄散

回到现实，潘又安“畏罪潜逃”、司棋抑郁成疾。

好在鸳鸯立身发誓，承诺死守秘密，才让司棋放

了心。司棋那么要强的个性，在鸳鸯面前痛苦

流涕、把鸳鸯当再生父母一样感谢，不仅鸳鸯听

了心酸流泪，也让读者深刻感受到了封建宗法

制强大的威慑力，个人情感多么微不足道，丫鬟

卑微的生命如蝼蚁一般朝不保夕。然而，随之

而来的抄捡风暴，私情瞬间暴露，嘲笑、羞辱、驱

逐一一袭来。

如果说她错在违背了封建律条，那么循规

蹈矩的又怎么样呢？当林之孝拿着人名单子出

现在凤姐面前的时候，很多丫鬟的命运就被决

定了。第７０回，贾府管家林之孝“开了一个人

名单子来，共有八个二十五岁的单身小厮，应该

娶妻成房的，等里面有该放的丫头们，好求指

配”［３］７８６。大了的丫头空留着，多费些吃穿用

度，指配给小厮，“省得许多月米月钱”指明出处

不说，成了房，又孳生出人来供主子役使。奴婢

所生子女世代为奴，这就是封建大家族得以维

持正常运转的原因之一。至于当事人的意愿，

丫鬟们后半生的苦乐就无人问津了。彩霞就是

其中的一粒棋子。

彩霞本是王夫人屋里的，平日虽和赵姨娘

契合，却从不滋事，是个老实厚道的人。众丫鬟

如群星捧月般簇拥在宝玉的周围，她却偏偏喜

欢被人厌弃的贾环，也算各有情孽。但这山望

着那山高的贾环却并不把她放在心上，赵姨娘

想留她怎奈说话没有分量。最终在王熙凤的操

纵下把彩霞配给了来旺的儿子———酗酒赌博、

容貌丑陋、一技不知的混账小子，对于凤姐来

说，不过是又一次显示了王家人在贾府的地位，

因那来旺是王家带过来的老奴，他开口要人怎

能驳了面子？彩霞再好，不过是个丫头。一个

心地纯良、面容姣好的姑娘就这样白白地被糟

蹋了。

在封建奴婢制度的保护下，主子不仅可以

任意安排丫鬟的婚姻，还可以占有丫鬟的身体，

因为除了主子谋反等特殊情况，如果奴婢控告

主子，那就是“忤逆犯上”，会受到大清法律的严

惩。因此，主子奸淫奴婢的现象在当时已经司

空见惯了。贾珍、贾蓉父子乱伦淫乐；贾赦左一

个右一个放在屋里，“馋嘴猫似的、略平头正脸

的他就不放手了”；贾琏光明正大地收用了平

儿，还整天偷鸡摸狗，多姑娘、鲍二家的，不管腥

的臭的都能弄到家里来：迎春的丈夫孙绍组“家

中所有媳妇丫头将及淫遍”……早在《诗经·豳

风·七月》中就写到女奴的悲惨境遇，辛苦的劳

作，内心还充满恐惧———“女心伤悲，殆及公子

同归”，几千年过去了，女奴被压迫、被践踏的命

运依然没有改变，丫鬟们依然在屈辱中苟且偷

生。

二、颇具诱惑的经济刺激

封建家族的统治者心里非常清楚，单纯依

靠制度、依靠暴力是不能长久地维系他们的强

权地位的，而且也不能得到奴仆们赤胆忠心的

“报答”，这就需要运用经济手段来协调彼此之

间的关系以达到收买人心的目的。现在我们就

可以理解，丫鬟们在贾府为什么宁愿忍受打骂

和蹂躏，一听要被撵出去，却都要么寻死觅活、

要么磕头求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贾府的统

治者控制奴仆还有一套怀柔政策———经济上的

奖赏或制裁，除了每月固定的“月钱”，一件旧衣

服、一碗剩菜，都是他们笼络人心、排除异己的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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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体现等级的月钱

看似聊胜于无的“月钱”实质上在封建家族

统治中起着很多作用。作品三十六回，王熙凤

细细算了一通关于月钱的帐：老太太、太太屋里

的大丫头每月是一两银子，姨娘的丫头是一吊，

宝玉的大丫头也是一吊、小丫头则是五百钱，再

下一等就更少了。可见，同为奴仆的丫鬟被分

成了三六九等。首先“仆以主贵”，跟着不同等

级的主子享受的待遇不一样；其次“仆下有仆”，

属于同一个主子的仆人因为大小等级的不同，

待遇也有很大的差别。那么，为了改善现有的

已经很卑微的生活境遇，在主子面前奉承讨好、

争宠邀功也就再所难免了，这也正合了主子们

的心意。

金钏死了，除了负疚的宝玉以及她的那些

至亲的人，少有人真正为她悲伤。仆人们惦记

的是王夫人身边大丫头的空缺、惦记的是那一

两银子的巧宗儿，得利的便是王凤姐。她等着

那些人把孝敬的东西送足了，再请示了王夫人

让玉钏得了双份子，轻轻了却了王夫人心中些

许的不安，这就是一个生命消逝的余响……

宝玉身边更是丫鬟云集的地方，外面的想

登堂，里面的想入室。柳五儿是厨娘柳妈之女，

“却生的人物与平、袭、紫、鸳皆类”，一心想进怡

红院。五儿急切盼望进入怡红院的原因可能颇

具代表性。

“一则给我妈争口气，也不枉养我一场；二

则添上月钱，家里又从容些；三则我的心开一

开，只怕这病就好了。———便是请大夫吃药，也

省了家里的钱”［３］６６９。

进了怡红院，不仅可以领到月钱、享受一定

的免费医疗，更重要的是代表了一种地位的提

升，是一件非常令人荣耀的事情，可以令自尊心

或是“面子”得到极大的满足，可以看出，五儿也

是个心高气傲之人，素昔身体不好也是压抑太

久，心病所致。同为奴仆，也是有天地之别。五

十八回芳官的干娘为讨好宝玉等人，竟冒冒失

失地冲进内帷要替宝玉吹汤，晴雯气得指使小

丫头教训了他一番。

“我们到的地方儿，有你到的一半，还有你

一半到不去的呢。何况又跑到我们到不去的地

方还不算，又去伸手动嘴的了”［３］６５０。

小丫头的这一番话极其生动地点明了奴仆

之间的等级差别，这种差别也导致了她们都想

成为宝玉身边最亲近的人，而吸引她们是自尊

心的满足、自我价值的实现，以及远不止几百、

一吊月钱的经济上的更大的诱惑。

２．体现恩德的赏钱

七十八回，晴雯夭亡以后，曹雪芹淡淡点了

一句，她“剩的衣履簪环，约有三四百金之数”。

晴雯十岁被买入府，十六岁离世，宝玉在“芙蓉

女儿诔”中明确写道“相与共处者，仅五年八月

有余”，每月一吊钱，六年不过几十两银子，那么

这“三四百金之数”从何而来？袭人被卖到贾府

的这几年，花家也从当年穷得没饭吃到如今“整

理的家成业就，复了元气”，都能说明她们还有

其他的经济来源。可为佐证的是五十一回，晴

雯生病，麝月打发请来的大夫，甩手就是二两银

子，毫不心疼。如果她们一个月的收入只有一

两银子不到，绝对不会如此出手阔绰。

在日常生活中，宝玉和姐妹们的月钱是大

丫鬟或奶妈掌管的，袭人回了娘家，宝玉和麝月

都不知道家里的钱柜子具体在哪儿，好不容易

把银两找出来了，又不认识戥星子，这才发生了

随手掂量一块银子赏出去的笑话。如果碰着像

迎春那样的懦弱小姐，可能让人糊弄的事儿就

难免发生。邢岫烟是邢夫人的内侄女，暂寄住

在迎春一处，邢夫人本来还想着岫烟可以使些

迎春的东西，省下月钱送出去给岫烟的父母，哪

知使迎春的东西还得看她那儿妈妈丫头的脸

色。为人雅重的岫烟不仅不敢狠使他们，还得

三天两头拿钱出来给他们打酒买点心吃，弄得

自己一月二两银子的月钱还不够使，得典当度

日。看来，跟着不问柴米油盐的年轻主子，丫鬟

们在经济上就有了一定的自主空间。

而且，心地善良的主子也会偶尔给下人一

些赏赐表示感谢。第二十六回，宝玉房里的小

丫头佳惠就笑嘻嘻地说自己好大造化，抱了一

手帕子的铜钱让小红帮她收着。原来袭人安排

她给黛玉送茶叶，可巧老太太那里给黛玉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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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正分给丫头们。见她去了，黛玉就抓了两把

给她。同样的惊喜还发生在替宝钗给黛玉送燕

窝洋糖的老婆子身上，黛玉感念宝钗的体贴，爱

屋及乌，赏给冒雨前来的婆子几百钱打酒吃。

当然，文本中这样带着比较纯粹的情感色

彩的赏赐并不多，更常见的是主子心情愉快时

惠及下人，以及论功、论等级行赏。袭人更得太

太欢心，平日的赏赐就是上等，月例也从一两银

子提升为后来的二两银子一吊钱；第三十七回

秋纹津津乐道的老太太赏的几百钱、太太赏的

两件现成的衣服也是此例。这种分等级的奖赏

更具有强烈的刺激作用。我们可以看到，在暴

力和金钱的双重压力下，贾府的丫鬟们过着如

履薄冰的生活，不仅要谨慎周全的做好分内的

工作，还要小心翼翼地看主子的脸色，哪怕心里

有什么委屈、不悦，也得随时随刻笑脸相迎、殷

勤奉承。

第三十五回金钏因不堪无辜被撵的羞辱投

井自尽，她的妹妹玉钏不能在人前表现出自己

的悲愤，只能躲在人后偷偷垂泪，宝玉不放心，

尚且劝她见了老太太、太太千万放和气些，免得

挨骂；第五十一回袭人母亲病重，王夫人恩典她

回家探母，管家凤姐关心的不是袭人母亲的病

情，却是袭人的服饰穿着是否够排场、是否符合

贾府准姨奶奶的身份，而袭人对这样的关心也

是谦恭地笑纳。后来花母病逝，恰逢贾府元宵

盛宴，袭人因热孝在身，便没有跟随宝玉身边服

侍，平日慈祥宽厚的贾母却笑道：“跟主子却讲

不起这孝与不孝。若是他还跟我，难道这会子

也不在这里不成？皆因我们太宽了，有人使，不

查这些，竟成了例了”。

“跟主子却讲不起这孝与不孝”，好冷的一

句话，身为奴才，在忠与孝发生矛盾时，必须毫

无商榷地把亲情搁置一边，理所当然地为主子

尽忠，在她们身上不允许保留最基本的真我，更

不用说决定自己未来的命运了。

可见，尊卑有序封建体制和封建思想以及

这种颇具诱惑的经济刺激成为掌控丫鬟的重要

手段，她们只有委曲求全、忍辱负重，才能在这

牢笼里苟且偷生，并且渴望通过自身的努力获

得主子的认可，进而获得相对宽松的生存空间。

三、多维复杂的人际关系

面对贾府这个小社会，曹雪芹就像一个优

秀的摄影师，用镜头多角度地记录下了其间发

生的真实、生动的生活图景。

丫鬟们每天要应承的不仅仅是自己伺候的

那位主子，还有贾府大大小小的几十位主子，一

不小心就会因触怒了某位主子而导致灾难；资

历深厚的仆妇们，也时刻关注着这群年纪轻轻

却可以凌驾于她们之上的“副小姐”；丫鬟本身

又分几等，小丫头不服大丫头的使唤，大丫头要

时刻防备小丫头的乘虚而入。如许复杂的人际

关系，曹雪芹写得一丝不乱，让后代读者深刻体

会到身为封建贵族大家庭里的一名小丫鬟，要

想安身立命，是多么不容易。

１．主子间倾轧的牺牲品

贾府的主子们矛盾重重，婆媳、母子、嫡庶、

妯娌、夫妻之间，无时无刻不相互窥视、行为之

间暗藏玄机，隔着温情脉脉的面纱，地位卑贱的

丫鬟们自然而然地就成了她们宣泄不满情绪的

工具和对抗中最易使用的武器。

平儿在淫俗的贾琏和善妒的凤姐之间周

旋，凭着自己的忠诚和干练赢得一席之地，但当

贾琏公然在家中与仆妇取乐交欢、凤姐恼羞成

怒之际，夫妻碍着身份、脸面不好对打，平儿就

成了夫妻交恶的牺牲品，惨遭荼毒，令人唏嘘不

已。还有那两个替贾琏把风的丫头，一个蠢笨

被凤姐扬手两巴掌打的两腮紫胀、一通往脸上

乱戳的簪子不知躲过没有；另一个倒伶俐，见势

索性主动向凤姐呈明原委，也被盛怒的凤姐一

巴掌打得一个趔趄。此番夫妻大闹之后，平儿

还得到了二人的安抚，因为他们也明白，在贾府

独揽大权，平儿是他们离不开的臂膀。而两个

丫头后文就没有再提及了，心狠手辣的凤姐能

放过她们吗，每一个读者都心知肚明。

鸳鸯被赦老爷看中，想讨去做小，鸳鸯虽

“是个尖儿。模样儿，行事作人，温柔可靠一概

是齐全的”，但这样的丫鬟贾府也不在少数。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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犟的邢夫人忙前忙后地张罗，除了承顺贾赦以

求自保的原因之外，难道就没有其他深层次的

缘由了吗？平日装糊涂的贾母知晓情况后气急

败坏地指出了他们的目的：“我通共剩了这么一

个可靠的人，他们还要来算计……外头孝敬，暗

地里盘算我……弄开了他，好摆弄我”。鸳鸯掌

管着贾母的私人财物，每一样拿出去都价值连

城，焉知贪婪财货的邢夫人和为了几把破扇子

能逼得人家破人亡的贾赦不是另有图谋？且不

论这是不是身居嫡长却备受冷落、于心不甘的

贾赦夫妻的真实想法，但这起码暴露了虽养尊

处优、儿孙绕膝的贾母内心的疑虑，母子之间是

缺乏基本的信任的。

夫妻、母子之间都是这样剑拔弩张、相互算

计，更何况身份、待遇悬殊的嫡庶之间呢？赵姨

娘充其量只是“半个主子”。在夫人每月领二十

两银子的情况下，姨娘只能拿到二两外加两吊

钱；自己所生的儿女自己无权管教，凤姐的一句

教训“他现是主子，不好了，横竖有教导他的人，

与你什么相干！”，这种戳心窝子的话，听了也只

能受着，丝毫不敢言语；女儿探春也以她为耻，

眼中只有王夫人，对她的称呼只是“姨娘”……

长期的压抑和侮辱扭曲了她的人性，嫉妒和报

复成了她生命的主题。这些怨气日常就发泄在

比她更加卑微的丫鬟身上。第六十回，因芳官

暗中用茉莉粉替去蔷薇硝糊弄贾环，赵姨娘借

此发难，飞也似的往怡红院中撒泼放赖。粉照

着芳官脸上撒去，指着芳官辱骂，芳官不服又是

两记耳光……哪知芳官也是胆大包天不怕事儿

的，在随后赶来的“四官”的配合下，上演了“五

官”大斗赵姨娘的好戏，也算是扯平了。

但这次的平局是因为一方是优伶出生、不

服管束，而另一方只是素日里遭正经主子厌弃

的“半个主子”，否则主仆的斗争无异于以卵击

石，孰胜孰负是一目了然的。

探春说过这样一段话：“咱们倒是一家子亲

骨肉呢，一个个不像乌鸡眼似的？恨不得你吃

了我，我吃了你！”，探春是怀着“哀其不幸、怒其

不争”的悲愤揭示这个大家族的成员为了各自

利益不惜相互残杀的丑恶。的确，中国的历史

就是一部吃人的历史，那么，在贾府这个人肉的

筵席上，被吃的对象往往就是被他人左右命运、

毫无反抗力量的丫鬟们了！

２．仆妇们妒忌的目标

上文提到，贾府为了笼络丫鬟赤胆忠心地

为他们服务，在经济上给予了丫鬟很大的优待。

因此，作为贾府的大丫鬟，不仅“吃穿和主子一

样”，而且还可以代主子发号施令，周围的人对

她们又是羡慕又是嫉妒，称她们为“副小姐”。

身份尊贵、地位特殊的“副小姐”自然成了资深

仆妇们妒忌的目标。

贾府有很多资历深厚的老仆妇，她们有的

是把少爷、小姐从小奶大的老年嬷嬷，有的是管

家媳妇、陪房，更多的是些做杂役的婆子们。老

年嬷嬷们要么如赖嬷嬷一般已经熬出了头、地

位比年轻的主子还要体面，她们一般是不屑于

和丫鬟们计较的；要么如昏聩的李嬷嬷一般虽

倚老卖老、贪图小利，但毕竟年纪大了，兴不起

风浪。最致命的是那些管家奶奶和婆子们，厉

害如王熙凤也深惧这一帮人，她说过：

“咱们家所有的这些管家奶奶们，哪一位是

好缠的？错一点儿他们就笑话打趣，偏一点儿

他们就指桑骂槐的报怨。‘坐山观虎斗’、‘借剑

杀人’、‘引风吹火’、‘站干岸儿’、‘推倒油瓶儿

不扶’，都是全挂子的武艺”［３］１５９。

脂砚斋在此处评到：“独这一句不假”［４］，同样经

历过封建大家族生活的脂砚斋对这一点应是感

同身受。

经过长期复杂人际斗争的历练、世俗气息

的熏陶，这些管家奶奶们已经成了见风使舵、没

有脊梁的人。她们对强势的主子阿谀奉承、殷

勤备至，对得势的丫鬟虽也是面子上小心周到，

但却“虎视眈眈、背地里言三语四”，一旦抓住把

柄，便会落井下石，毫不心慈手软。

王善保家的本是邢夫人的陪房，因邢夫人

受冷落，她也不能像其他陪房似的为虎作伥、受

人追捧，正愁寻不到事故，王夫人拜托她参与查

访绣春囊事件，她便立刻借此机会告倒了晴雯。

而当夜抄大观园至司棋屋内时，因司棋是她外

孙女，她自然随意带过，但一直在旁不言语的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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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家的却突然仔细翻检司棋的箱子，查出了司

棋和表兄潘又安私通的罪证。面对凤姐的嘲

笑、周瑞家的“笑着凑趣儿”，她也只能自己打自

己的脸。丫鬟们又一次成了妒忌和争斗的殉葬

品。

还有那些甚至连姓氏都无人知晓的婆子

们，她们也是在贾府耗尽了青春和美丽之后，沦

为最下等的仆妇，烧火劈柴、担水做饭，做一些

主人看不见的最脏、最累的活，如果越雷池一

步，去了不该去的地儿，便会招来呵斥。尤为可

悲的是，在长期弱肉强食的拼杀中、在长期生活

的磨难中，人性的美好也离她们越来越远。贪

婪势利，见不得年轻貌美的丫鬟得宠，抓住机会

就要向主子进谗言；丫鬟一旦失宠，便恶语相

向、冷酷无情；见不得一点儿蝇头小利，越老越

把钱看得真，让人瞧不起。

管家奶奶和众婆子最终都沦为封建统治阶

级的帮凶。在主子的指使下，她们气势汹汹地

搜检大观园，凶神恶煞地从床上拖走三日水米

不沾牙的晴雯，对司棋的请求哭诉厉声斥责，一

改平日里谦卑、恭顺的面孔，如此巨大的反差令

人不寒而栗。

怡红院的小丫头春燕曾转述过宝玉的一番

话：“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珠；出了嫁，

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的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

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再老了，更

变的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在宝玉看来，汇

聚山川日月之精华的女孩儿，纯洁善良是她们

最美的品质，然而污浊的社会氛围在一点点吞

噬着她们。不管是王夫人、邢夫人，还是凤姐、

赵姨娘，包括这些管家奶奶、众婆子们，她们都

曾经拥有过年轻和单纯，而现在她们又在共同

扼杀着这些年轻单纯而又美丽的生命。

贾府的丫鬟们处于这个弱肉强食的封建社

会的最底层，她们用自己的劳动为主子们提供

优越的生活条件，却得不到起码的尊重，不能拥

有自我的情感表达、不能选择自己的命运。贾

府的统治者们不仅用暴力、高压的手段来控制

她们，而且通过金钱、财物的不同等级的分配来

强化封建等级意识，并利用这个心理实现统治

目的。面对主子之间的重重矛盾和仆妇们妒忌

的眼神，丫鬟们必须谨小慎微地生活。但是，在

这样一个自由被禁锢、平等被践踏的大背景下，

这些美丽聪慧的少女们大多数依然保持着善良

纯真的个性，用自己的方式和命运抗争、努力获

取些许做人的尊严，在属于她们的人生舞台上

披枷带锁、尽情歌舞，展现了红楼女儿各自不同

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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